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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来得难以预料， 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创办者、 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和志愿者们一天也没有
停止帮助被拐及走失儿童寻亲的努力。

疫情期间， 张宝艳一边积极参与防控， 一边鼓励隔离在家的志愿者继续利用网络帮助寻亲。 1 月 29 日，

志愿者放飞心情在值守时发现了一个流浪汉。 根据该男子提供的信息， 放飞心情立即联络贵州、 湖南的 “宝贝

回家寻子网” 志愿者， 经过大家的努力， 奇迹出现了———该男子 16 年前从湘西走失， 他的家人找到了！ 一直

不愿多说话的男子， 在看到视频里的亲人后， 突然说了一句： “我想回家！” 听到这句话， 放飞心情眼泪一下
子就流下来了。 张宝艳说， 目前该男子被暂时安置在当地的福利院， 等待家人在疫情结束后来接他回家！

年初至今， “宝贝回家” 帮助了 258 个家庭实现团圆， 其中共找到 93 名走失及被拐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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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失散宝贝点亮回家路

把剧本里的想法搬到现实

  2007 年以前的张宝艳， 先

是在银行做信贷员， 辞职后到典

当行做总经理， 是一个男孩的妈

妈。 如果一定要找到她和身边的

人有什么不同， 那恐怕就是， 要

是听说谁家丢了孩子， 她会立马

放下手上的活儿，去联系这个人，

去安慰他 （她）：“我孩子也丢过，

很快找到了。 你的孩子也能找

到。 你要打起精神去找啊。”

张宝艳的儿子在五岁多的时

候， 曾脱离她的视线几个小时，

也就是“丢了”。 虽然孩子最后

找到了， 但那几个小时的恐慌让

她刻骨铭心。 对她这个当妈的来

说， 那一次的惊吓所带给她的记

忆， 完全没有因儿子的失而复得

而消失、 而减退。 可以说， 十几

年过去了， 儿子都高考了， “那几

个小时” 也仍旧根本没法从她心里

走开。 张宝艳说， 自从孩子丢了，

我就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我对儿童

被拐这个事特别敏感。

张宝艳说， 那些年， 在她身

边， 丢孩子的事儿偶有发生， 她在

安慰和鼓励那些家长不要放弃寻找

的时候， 总听到家长的哭诉， “我

不知道现在还有人贩子啊！”

“我就想怎么给大家提个醒。

那时候网络没这么发达， 我就寻思

着写个小说。 我和同事一起吃饭，

我同事听了， 她说现在谁还看小说

呢， 都看电视剧。” 张宝艳一听，

心里一下透亮了： “行， 那我就写

个电视剧本！”

张宝艳和爱人一起， 断断续续

花了 3年， 把剧本写完了。 “我们

在剧里面设计了通过寻子网站找孩

子这么个故事。 一开始起名叫 《路

有多长》， 后来改成了 《宝贝回

家》。 写完之后， 几家影视公司看

好并答应签约， 但没想到， 最后还

是没有拍。 我和爱人就感觉这个事

没做完。” 有一天， 张宝艳的爱人

秦艳友问她： “咱要是把小说里的

模式搬到现实可不可以？” “肯定

行得通， 但这个事， 咱俩可能做不

了。” 张宝艳反问道： “是不是需

要很大的投入？” “不像你想得那

样， 咱们要是租一个服务器， 注册

一个域名， 就可以做。” 秦艳友是

通化师范学院的老师， 懂网络。 张

宝艳一听， 高兴了， 立刻拍板：

“那行啊， 我愿意做这个事。”

有了第一例成功案例

 2007 年 4 月 30 日，“宝贝回

家寻子网”开通了。 张宝艳说，刚

开始就是个夫妻店，没帮手。张宝

艳浏览其他网站时， 看到有的网

站在招募志愿者，她就想，我也正

需要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啊！

“宝贝回家寻子网招募志愿

者”，张宝艳开始到处发帖。“我们

一发， 网管就删。 我们一进 QQ

群宣传，别人就把我俩踢出去了。

没人信我们所说的， 都以为我们

是骗子。 ”一个多月过去了，张宝

艳天天看，天天盼，都没看到有人

注册志愿者。有一天，秦艳友的学生

给张宝艳打电话：“师娘你快看看，

后台有注册志愿者的了！”张宝艳一

看，就是她爱人的几个学生。“大家

是安慰我来了。 ” 她和学生们没放

弃，锲而不舍见缝插针地做宣传，真

正的志愿者来了。

“6 月 21 日， 咱们内蒙警察

学院的学生就加入进来了， 做了志

愿者。” 张宝艳说， 我们那时候感

觉满大街的乞讨儿童就是人贩子拐

出来的， 我们就号召志愿者去扫

街， 去发现这些乞讨儿童。

这几位内蒙警察学院的学生志

愿者在呼和浩特市一个公园里发现

有个老头领着一个孩子在乞讨， 有

意上前一搭话， 老头吓了一跳， 神

色慌张， 回答问题也是驴唇不对马

嘴。 “这几位志愿者就感觉有问

题， 把老头送派出所了。 民警一

审， 老头是甘肃民勤的， 孩子 8

岁， 也是甘肃民勤的， 刚被老头拐

出来十几天。 民警把孩子送回家

了。 这孩子名叫张东。” 张宝艳记

得很清楚， 2007 年 6 月 24 日， 他

们就有了第一例成功案例。

帮助 3298个被拐儿童、 走失儿童找到家

 如今的“宝贝回家寻子网”

的注册志愿者有 30 多万， 活跃

志愿者达到了几万人。 “截至目

前， 帮助 3298 个被拐儿童、 走

失儿童找到了家， 心有大爱的志

愿者们竭尽全力了！” 张宝艳在

网站上专门开辟了成功案例总结

的栏目， 记录着一个个名字虚拟

但是真实地帮助了那些陌生的、

可怜的宝贝找到家的志愿者们寻

人的经历和经验。

“宝贝回家的每个成功案例

都是志愿者的功劳， 是大家团结

协作、 无私奉献， 用无边的大爱

和善良结出的善果。 ”张宝艳说，

有个叫紫彦的志愿者接到了寻家

宝贝肖笑（化名）通过他人发来的

登记信息， 紫彦试着拨通了登记

中的联系电话。 紧张中， 女孩肖

笑确定地告诉志愿者， 自己是 Ｓ

省拐出去的孩子， 自己小名叫作

“小小”， 家乡属于著名旅游景点。

说完这些后， 肖笑的电话就断了。

紫彦试着搜索肖笑所说的 S 省

的旅游景点， 加了一些 S省自驾游

爱好者、 摄影爱好者的群。 进入这

些群后， 说明肖笑寻亲的情况， 并

建了一个名为“为孩子回家” 的

群， 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响应。 紫彦

的朋友杨警官也加入了这个爱心队

伍， 他拉进来了 3 个好心的警官，

一起整理出 S省某著名风景区方圆

20公里内 58个派出所的电话。

这4位善良的警官利用周末，一

个一个的联系， 查询那些派出所的

辖区内有没有在30年前丢失过小女

孩。其中一个派出所传来好消息，一

个老干警回忆起辖区内曾经丢失过

一个女孩， 老干警深深地记得这个

丢失的孩子和自己的娃娃同龄！

志愿者立即连夜开车和老干警

会面， 并一起到老干警所说的丢失

孩子的家里询问。 当问到孩子小名

叫什么时， 家长说叫“小小”， 志

愿者激动地告诉这家人肖笑寻家的

情况， 家人激动地哭成一团。

寻亲太难了。 每一次成功， 都

极为来之不易。 每一个成功案例，

都被张宝艳的志愿者团队用文字的

形式详细记录整理下来———那些找

家的宝贝， 他们表现出了心理上的

重重顾虑， 志愿者如何去扶助他们

脆弱的内心； 志愿者是如何让一场

场庞大的、 必须发动群众力量的寻

人行动， 始终处于保密之中， 不会

让身处困境的寻亲宝贝受到伤害。

志愿者用心、 手和脑积累的这些经

验， 都可以在网站成功案例栏目下

的一篇篇文字中找到。 在每篇文章

的最后， 都会配上一段总结归纳，

提炼的都是最干货的干货、 最宝典

的宝典， 供所有心怀大爱的志愿者

学习和领悟。

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也在两会发声

 2009 年初，张宝艳统计了两年

的成果。“第一年我们找到了 10 个

孩子，第二年找到了 16个。 可我一

天登记多少个孩子？ 8个啊！ ”张宝

艳看到了这样的差距，她就在想，这

咋办？ 张宝艳和志愿者们写了一份

《失踪儿童调查报告》， 提出了几条

他们觉得肯定有用的反拐和打拐建

议，想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上去。

“丢后第一个 24小时，是找到

孩子的黄金时间， 我们建议有关部

门纠正儿童失踪 24 小时后方予立

案的做法， 孩子一丢马上立案， 马

上侦查， 能很大提高找到孩子的可

能性。 建立全国联网的 ＤＮＡ 打拐

数据库， 有了这个比对库， 只要将

所有丢失孩子的父母的血样以及失

踪儿童的血样采集到， 就可以在全

国范围内迅速准确查找匹配。 建议

花大力气打击操纵流浪乞讨儿童犯

罪， 那些儿童， 很多是被拐来的，

有的被打瞎了打残了， 充当乞讨的

道具。” 张宝艳看到全国政协委员、

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要在北京西单签名

售书， 就让在北京的志愿者去试试运

气， 去堵一堵他， 看看他愿不愿意帮

忙反映。 北京的志愿者真的堵到了濮

存昕， 和他把情况一说， 递给他一份

张宝艳写好的材料。

“没想到，濮存昕委员真就主动联

系我了， 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向

全国两会提交了建议，都被采纳了。 ”

张宝艳说， 公安部明确要求各地公安

机关接到儿童失踪报警必须第一时间

立案， 建立起了全国联网的 ＤＮＡ 打

拐数据库，对强迫儿童在街头流浪、乞

讨或者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等行为进行

集中打击。 特别是 2009 年 4 月 9 日，

全国打拐专项行动拉开序幕。

“我们很感谢濮存昕老师的帮

助， 感谢公安部等部门的落实， 为那

些可怜的被拐儿童、 那些心碎的孩子

家长提供了有实质意义的帮助！ 这些

年来， 随着警方对拐卖儿童犯罪的严

打高压， 案件的发案率不断下降， 破

案率和解救率显著提升。” 张宝艳说。

呼吁对拐卖儿童犯罪加大刑罚力度

  “前两天有个案子，孩子 13 岁，

丢了七八年，现在找到了。但这个孩

子对亲生父母特别抵触，也不说话，

也不学习，最后绝食。”张宝艳说，亲

生父母没办法，又给送回去了。

张宝艳说，有不少孩子，就是在

对亲生父母的仇视中长大的。 比如

他的养父母有的灌输你爸爸是赌

徒，你妈妈把你卖了，嫌弃你是女孩

等等。还有些孩子，他亲生父母家条

件不好，养父母条件好，找到亲生父

母家之后，他就将失去现有的一切。

到底找不找？回不回？他很犹豫。有

的想等养父母死了之后再找。 还有

旁人看到这种情况的，就对我说，你

就别让他认亲了，别打扰他了。

“亲情是无价的啊。 我不同意

这种观点， 我帮着这些父母找了这

么多年孩子， 他们这种痛苦， 一般

人没法理解到。 谁家丢一个孩子，

都找一辈子！” 张宝艳想不通。 有

一回， 她对儿子说： “假如你是我

们买来的， 你亲生父母来了， 你怎

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儿子一直

是个通情达理的孩子， 我们做宝贝

回家网站他很支持， 我没想到， 他

一听就翻脸了， 他说‘找什么找，

自己过自己的’。” “当时我特吃

惊。 我想，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无

情。 后来， 我寻思开了， 被拐、 离

家多年， 对一个孩子的伤害是终身

的， 这伤害没法去评估， 也很难去

消除。” 张宝艳说。

“你再看看，被拐之后，孩子们

的生活都乱套成啥样了！有个孩子，他

被拐了之后， 他亲生父母你埋怨我我

埋怨你，离婚了，养父母过得不好，也

离婚了。 等到亲妈找到他时，他发现，

这个世界上，他是父母最多的人，他的

整个世界都乱套了。 ”张宝艳说，就这

个情况，你怎么让孩子皆大欢喜起来？

他这人生怎么往下走？

“只有天下再没了人贩子，才能制

止这种根本无法去弥补的伤害。”2018

年张宝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年，

她提出把拐卖儿童犯罪的追诉期，从

一般刑事犯罪的 20年延长到终身。张

宝艳说：“由于拐卖儿童犯罪的特殊

性， 当找到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孩子长

大后找家，很多都是过了 20 年。 明明

知道这些人贩子干了坏事， 让家庭忍

受了好几十年的痛苦， 却因为过了追

诉期，对他无能为力，没法去追究他的

刑事责任。只要是侵害儿童，不光拐卖

儿童，还包括对儿童性侵，或者对儿童

有其他伤害， 这种犯罪不应该设诉讼

时效，应该终身追责。 ”

“我知道有个青年， 他找家找了

二十年， 抑郁了。 等我们找到他爹妈

时， 他已经自杀了。 还不到 30 岁。”

张宝艳说， 被拐的孩子自杀了、 精神

失常， 他父母一夜间白了头发、 哭得

失明、 自杀了、 精神失常了， 这样的

事不少发生。 对拐卖犯罪， 必须加大

量刑力度。 只有让刑罚结果使他们感

到害怕， 罪恶的黑手才不敢再伸向无

辜的孩子。

（来源： 《检察日报》）


